双 杨 会
周德华
双杨会是跨省、跨县、跨乡的水上盛会，每十年举行一次。始于清中叶，有记载的最近两次，分别为清末宣统三年及民国十三年。

双杨会源在双杨庙，位于震泽镇东北约五里许的双杨村（明朝称双杨市），为著名的桑蚕产区。该庙正名为昭灵侯庙。乾隆吴江县志载：“唐太宗十四子曹王明，贬为苏州剌史，有惠政，先天二年，敕立祠。宋改为城隍庙，又称李明王庙。”

庙为三进二大殿，另有戏台、香亭、书房、花园，颇具规模。

据传双杨菩萨的长辈在盛泽，所以借双杨会，十年省亲一次，经查盛泽东西城隍庙均为昭灵侯庙，同祀曹王李明，实是异庙同神。探亲之说，乃无稽之谈。

会前，由震泽丝业和南浔丝业共同筹款资助，并遣该庙道士至周围各圩头化香来集资，另由庙董出面与所经各处乡绅和行会洽谈迎送接待事宜，并以城隍菩萨名义邀附近及沿途各庙诸神前来参会。

暮春时节，农历三月初，双杨以远各庙菩萨相继应邀来聚，初三开锣启程。先至震泽停留五日，再至梅埝停留三日，然后横渡北麻漾经坛丘而至盛泽，由东港河进入镇区，穿过东白漾，沿环镇东南面水道，出沉瓦桥而泊于西白漾。由于沿途不断有各庙菩萨加入，队伍越来越庞大，船队浩浩荡荡，首尾相接，络绎不绝，长达数里。在盛泽逗留七天，会汛进入高潮。且说西白漾里大至艨艟小至蚁舟，鳞次栉比，桅杆林立，旗幡蔽日，采练飞舞，锣鼓喧天，急管繁弦，不绝于耳！那会船三五艘一排，用木板连成一起作为戏台，上演京剧、昆剧、湖剧、文明戏，不少船上还有木偶戏和草偶戏，展览采桑、缫丝、络纬、织绸、卖绸的生活场景，让人观赏。

《盛湖竹枝词》中“双杨会”的一首，有生动的描写：

双杨会届十年终，魔然万人巷尽空。

东港西洋箫鼓闹，纷纷注目碧波中。

四方观会者纷至沓来，西白漾周围岸上挤满人群，翘首注目，富商豪绅则雇船逡巡于会船群中，边饮宴边观赏，外国人来观会者亦不少，如万国道德会派员来盛，并张贴格言标语。

会汛期间，还借盛泽绸业公所举办农业物产展览会，特别是生丝及丝织成品，各地竞相端出佳样，真可谓琳瑯满目。全镇则在会前洒扫一新，如西庙警察分局门口有布告称：“清水墙上，出钱洗净，如要招贴，须过会汛。”

会在盛泽结束后，沿途逐渐散去，剩下的船队行至震泽慈云寺前再酬神演戏三天，始告终了。

盛泽舆论界对双杨会褒贬不一。民国初年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此类迷信活动颇多反感，如《新盛泽报》民国十三年五月一日，作者公公撰文加以抨击：“双杨会是乡愚无知，迷信神权的事，稍有新知识的人没有不主张禁阻的。”

又如医生汪光祖在《没有一个有心人了》一文中说：“估计到会期，各庙费用要一万五千余元以上，而会中所费和观会人所费又在百万元以上……”，为之叹息：“假使此款用于正途，什么不可办，什么实业不可振兴呢？”

《新盛泽报》上还有人呼吁：“请泥菩萨不要赛会，劝人将此种耗费，备作救济之用。”

最后一次双杨会原定民国十年举行，双阳庙董周心梅及住持数度来盛泽磋商，均遭盛泽当局拒绝，以致延宕了三年。

而镇上丝、绸、领三业及商界则持较为赞许的态度，出钱资助。《新盛泽报》刊载君宜写的《双杨会和农业展览会》一文，阐述了中肯之见：“轰动数百里的双杨会，现已结束，镇上的绸缎铺、广货店和茶楼酒肆莫不生意顿增……，双杨会究竟应否举行，恐怕无论谁何，都不能明白答复，吾想无论如何的劳民伤财，但总是农民的十载一次娱乐，也未始绝对不能。”文中对农业物产展览颇为赞赏，又说：“……使得农民得到观摩的机会，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实效。”

看来，双杨会作为跨省区的乡谊活动，尚有可取之处，可以沟通蚕农、机户和绸商的信息，感情交流，至于物产展览和物资交流也有其积极一面。

民国十三年春季出了最后一次“双杨会”。同年秋季（九月）爆发了江浙战争，此后再也没有举行过。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有复会的动议，终因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，财力不支，而未能如愿。
